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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师范大学　何安平

　　提要：本文在动态系统论的视角下，整合教材编写循环拓展的理念、二语词汇深度

知识发展理论，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７８万词次的国内从

小学到大学的“一条龙”英语教材语料库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揭示了各学段教材词汇

（以动词 ＭＡＫＥ为例）深度知识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动态发展轨

迹，也同时廓清了基础词与拓展词之间的内在衔接与提升。

　　关键词：动态系统论、“一条龙”教材语料库、词汇深度知识、衔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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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问题

外语教学中的词汇是教材衔接和教学评价的重要考察指标，然而在词汇量

扩大与词汇深度知识发展这一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尚未廓清。例如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１：３）虽然在发展目标中

提出了“要体现各学段课程的有机衔接和各学段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循序渐进的

发展特点，保证英语课程的整体性、渐进性和持续性”这一原则性要求，而且也对

各学段的词汇数量提出了具体指标；然而在各学段教材词汇量增长的同时如何

廓清词汇深度知识的拓展性呈现，如何实现基础词汇与“高阶”词汇之间的链接

等等仍有待结构化、细致化和系统化的诠释（参见辛涛等２０１３）。学界专家不断

强调要重视教材知识编排的递进性，要按照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知识基

础，螺旋式设计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态度目标及教学安排（Ｅｌｌｉｓ　２０１０；罗伟其

·８９８·

＊ 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博士生唐洁仪提供
的部分文献资料。



２０１３；王庆环２０１４），然而现实中许多一线教师在谈及教材衔接问题时往往只关

注现学段教材有哪些单词曾在前学段教材出现过，新增了多少生词等等，而对词

汇在高一级学段教材的复现会带来哪些新知识增长点等等却少有考虑１。

２．理论视角和方法

本文尝试采用动态系统论的视角来研究上述问题。始源于上世纪自然科学

领域的动态系统论在广义上将任何历时性和阶段性发展的事物都看作是一个复

杂系统，内含多种关联互动的变体并呈现出非线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其核心理

念包括复杂系统论、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效应、系统发展的变体多样性、非平衡

性、非线性、互动性等等。该理论在上世纪末开始应用于应用语言学研究，尤其

在二语习得领域，目的是“描述并最终解析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同时也作为

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交流工具，是如何历时性地涌现与发展，从而构建一种理论框

架来找到探究语言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教学）的有效途径”（ｄｅ　Ｂ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１１７－１１８）。本文关注的多学段系列教材的词汇知识发展属于语言和语言

教学系统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有自身的发展子系统，也可进入该理论的

研究视角。正如ｖａｎ　Ｇｅｅｒｔ（２００８：１９７）所指出的，“动态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如

关注系统成分的关联类型，不同层面的变化特征等等，均可应用于任何具有发展

过程的事物”。

基于以上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教材编写循环拓展的理念以及词汇深度知识

的分类及发展框架，同时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国内

较有代表性的“一条龙”英语教材《新标准》２ 语料库的词汇呈现（尤其是高频动

词）为切入点，力求从一个侧面探寻序列教材词汇知识动态发展的轨迹。具体分

两个研究问题：

１）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学段教材呈现的词汇量有何发展特点？

２）四学段教材中高频动词 ＭＡＫＥ的深度知识呈现何种发展轨迹？

研究方法是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念和工作程序，即通过语料库

检索软件批量提取目标词的语境共现行，并从中归纳该词在使用中与周边词的

典型搭配（即词汇搭配）、与众多搭配词共同形成语法结构（即类联结）、其搭配词

呈现的典型语义倾向（即语义偏好），以及透过上述三层共选语境所传递的语言

使用者的立场、态度或情感（即语义韵）（详见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２００４：２９－３５）。首先使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从整体上对各个学段教材的总词量做一调查并考察各学段的词汇复

现率。接着以贯穿“一条龙”教材的高频动词 ＭＡＫＥ３ 为个案，从多样性和复杂

性两方面考察各学段的词汇深度知识。具体指标包括目标词的语法结构、目标

词的搭配词语义范畴、动词短语的品种与频数、目标词的近似语义网络拓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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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结果

３．１　“一条龙”教材各学段的词量、词型及复现率递增

语料库的检索结果显示，该系列教材的词次总量共约７８万，总词型量１．６
余万。各学段的词量相貌见表１：

　表１．“一条龙”教材语料词汇呈现量及词型复现率４

学段
Ｐ（小学３－６

年级共８册）

Ｊ（初中１－３

年级共６册）

Ｓ（高中１－３

年级共１１册）

Ｕ（大学１－２

年级共４册）
合计

词次总数 ３２，５９１　 ２００，６９９　 ２７９，５１３　 ２６８，２４９　 ７８１，０５２
词型总数 １，２４７　 ３，５４９　 ７，４８７　 ８，９９９　 １６，４８６
型符／类符比 ２６　 ５６　 ３７　 ２９　 ４７

词型复现率
Ｊ重复Ｐ：

２８．４６％

Ｓ重复Ｐ和Ｊ：

３８．３５％

Ｕ重复Ｐ、Ｊ

和Ｓ：５７．１０％

平均复现率：

４１％
ＭＡＫＥ例总数 ６９　 ５１８　 ８４７　 ９１９　 ２，３５３

　　检索结果显示，各学段教材的词次总量整体上呈增长趋势（Ｕ段因册数少稍

有下降，见表１第２行），但毗邻学段之间的增幅并不均等。其中Ｊ段是Ｐ段的６
倍多（２００，６９９／３２，５９１）；Ｓ段是Ｊ段的１．４倍（２７９，５１３／２００，６９９）；Ｕ段却与Ｓ
段差距不大，分别约为２７至２８万。而各学段教材的词型总量的递增趋势更为

明显，而且毗邻学段的增幅也较均衡（见表１第３行），依次为２．８倍（Ｊ比Ｐ）、２．１
倍（Ｓ比Ｊ）和１．４倍（Ｕ比Ｓ）。尽管四个学段的教材因计划使用的课时不同，册

数不一，各学段的课文和练习容量差别也很大，但仍然可从一个侧面展示不同学

段教材词汇量呈倍数级增长趋势，从而为探究教材词汇深度知识的呈现奠定了

丰富的语境基础。

再看词汇的复现率（见表１第４行），每个独立学段内部的型符与类符之比
（ｔｙｐｅ／ｔｏｋｅｎ　ｒａｔｉｏ）由２６至５６不等。其中Ｊ和Ｓ段比率较高：平均每个词的复

现次数分别为５６次和３７次。而每高一级学段与其之前学段之间的词型复现比

例（见表１第５行）则由２８％到５７％不等，或者说每高一级学段都有约七成至

五成的新增词量。该结果引发的思考是：平均为４１％的旧词在高一级学段教材

中到底呈现了哪些新的知识增长点？这些旧词与各学段的大批新增词之间又存

在哪些内在的衔接和关联？答案似可从以下对高频复现动词 ＭＡＫＥ的个案研

究中寻求。如表１底行所示，各学段教材中 ＭＡＫＥ的呈现次数分别为（Ｐ）６９→
（Ｊ）５１８→ （Ｓ）８４７→ （Ｕ）９１９，其频数的增长模式与前述的各学段教材词汇量

发展趋势基本吻合，故此个案研究有一定代表性。进一步考察这２，３５３例

ＭＡＫＥ在各学段的深度知识呈现指标，得出以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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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ＭＡＫＥ的语法结构由简单向复杂发展

笔者先将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ｙ（２００４：８２）基于亿万词次英国国家语料库（ＢＮＣ）归纳的

ＭＡＫＥ六个典型语法结构５ 整合为两大类：一是 ＭＡＫＥ＋ ＮＰ类，意指制造或实施

某事，如ｍａｋｅ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Ｇｌａｓｓ　ｉｓ　ｍ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ｓａｎｄ，Ｍａｋｅ　ｕｓ　ａｌｌ　ａ　ｃｕｐ　ｏｆ　ｔｅａ；二是

ＭＡＫＥ＋ＮＰ＋ＮＰ／ａｄｊ．／ｂａｒ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６ 类，意指致使或迫使某人或某事发生，或进

入某状态，或去做某事，如ｍａｋｅ　ｈｉｍ　ａ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ｍａｋ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ｌｌ，ｍａｋｅ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ｂｅｔｔｅｒ，Ｗｅ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ｅｍｐｔｙ　ｏｕｒ　ｂａｇｓ。后者比前者的语法结构更长而且有更

多结构性变体，故可用于考量 ＭＡＫＥ语法结构的复杂性变化。结果见图１。

图１．　两类 ＭＡＫＥ语法结构在各学段呈现频数

　　图１显示，较简单的 ＭＡＫＥ＋ＮＰ结构呈现量是各学段的主流，然而较复杂

的 ＭＡＫＥ＋ ＮＰ＋ＮＰ／ａｄｊ．／ｂａｒ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则显现了更明显的递升趋势。虽然

复杂结构的增长幅度也非均衡，却依然表明Ｊ比Ｐ是一大飞跃，其次是Ｓ比Ｊ有

１．５倍多的增长（２４９／９０），尤其是 Ｕ与Ｓ相比也有明显增多（３３７＞２４９）。由

此折射出教材词汇语法知识由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进一步观察语料库

实例则发现，较复杂结构的多种变体也随着学段提升而增加。例如从Ｊ段起开

始呈现一批 ＭＡＫＥ　ｓｂ．（ｆｅｅｌ）＋ａｄｊ．（使人觉得＋形容词）结构（见图２）；从Ｓ段

则新增一批 ＭＡＫＥ　ｓｂ．＋ Ｎ（使某人成为某种人）和 ＭＡＫＥ　ｉｔ＋ａｄｊ．＋ｔｏ　ｄｏ

ｓｔｈ．（使做某事变得更加＋形容词）结构（见图３和图４）；到Ｕ段则更多呈现（ｓｂ．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某人被迫做某事）结构（见图５）。

图２．Ｊ教材：ＭＡＫＥ　ｓｂ．（ｆｅｅｌ）＋ａｄｊ． 图３．Ｓ教材：ＭＡＫＥ　ｓｂ．＋ 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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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Ｓ教材：ＭＡＫＥ　ｉｔ＋ａｄｊ．＋ｔｏ　ｄｏ　ｓｔｈ． 图５．Ｕ教材：（ｓｂ．ＢＥ）ｍａｄ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这种复杂结构变体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不仅显示各学段语法知识的复杂性在

提升，也同时带出了语用意义的复杂性，表明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两种深度知识指

标的关联互动。其中 ＭＡＫＥ　ｓｂ．（ｆｅｅｌ）＋ａｄｊ．和 ＭＡＫＥ　ｉｔ＋ａｄｊ．＋ｔｏ　ｄｏ　ｓｔｈ．
结构的形容词语义可褒可贬（如图２和图４例句所示）；ＭＡＫＥ　ｓｂ．＋ ＮＰ的名

词则多为积极意义（如图３例句所示）；而（ｓｂ．ＢＥ）ｍａｄ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结构更倾向

表达“被迫去做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这类语用态度（如图５例句所示）。

３．３　ＭＡＫＥ的搭配词语义从具体向抽象发展

鉴于图１显示 ＭＡＫＥ＋ＮＰ结构无论在哪个学段都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因

此有可能透过此主流结构的大量搭配词来考察各学段的词汇语义变化特征。笔

者对各学段 ＭＡＫＥ＋ＮＰ中的所有名词语义做三种分类：“具体类”（如 ｍａｋｅ　ａ

ｃａｋｅ）、“抽象类”（如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和“动词虚化类”（如 ｍａｋｅ　ａ　ｓｐｅｅｃｈ），结果

见图６。

图６．ＭＡＫＥ＋ＮＰ中名词三类语义在各学段的比例

　　图６显示，随着学段的提升，与 ＭＡＫＥ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类型逐渐从具体

走向抽象，其中具体类名词比例越到高一级学段所占比例越少（９１％＞４７％＞
２６％＞２４％）；而抽象类和虚化类的比例则越来越高，分别为３％＜２０％＜２２％＜

·２０９·

２０１５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６期



３３％和６％＜３３％＜５２％＜５３％。进一步调查还发现后两类名词（以下统称抽

象词）在频次递增的同时还伴随着词型种类的递增。例如，调查 ＭＡＫＥ＋ａ／ａｎ＋Ｎ
短语模式的结果（见表２）显示，其中抽象词的种类从Ｐ段的３个发展至Ｊ段的

２３个，进而到Ｓ段的３８个以至 Ｕ段的５４个，既显示出频次增多与变体多样化

关联互动的发展趋势，又体现教材知识在认知难度上的逐学段提升。

　表２．ＭＡＫＥ＋ａ／ａｎ＋ Ｎ中抽象词在四个学段的新增品种

学段 种类 各学段新增抽象词举例

Ｐ　 ３ ｆａｍｉｌｙ，ｌｉｓｔ，ｐｌａｎ

Ｊ　 ２３
ｌｉｆｅ，ｆｒｉｅｎｄｓ，ｅｆｆｏｒｔ，ｃａｌｌ，ｃｈａｉｎ，ｍｅｓ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　 ３８

ｂｅｔ，ｊｏｋｅ，ｄｅａｌ，ｆｕｓｓ，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ｔｕｄ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Ｕ　 ５４
ｃｏｍｍｅｎ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ｐｐｅ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２还显示各学段新增抽象词的语义内涵也有变化。Ｐ段和Ｊ段多涉及日

常生活（如交友、打电话）和学习活动（如列清单、做计划、作对话、演讲、小结）。Ｓ
段除了新添更多学习活动类的品种之外，词汇内涵的社会活动范畴也拓展了很

多（如打赌、开玩笑、做交易、弄糟／乱、突破、发现、造影响、作展示）。Ｕ段的新增

品种则更凸显了思维能力的内容（如做评论、判断、争议、比较、评价、观察和参

考）。以上社会活动类的词汇多呈现在教材的教学内容语篇中；而学习活动类的

多在教学指令语篇中；分别体现了教材对儿童和青少年各年龄段的视野拓展和

认知要求提升。

３．４　ＭＡＫＥ动词短语由少到多发展

这里的动词短语指 ＭＡＫＥ与某些介词或副词等的惯常搭配。参考Ｔｈｏｒｎ－

ｂｕｒｙ（２００４：８２）基于ＢＮＣ归纳的一批典型的 ＭＡＫＥ短语７ 并检索其在各学段

教材中的呈现种类和频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ＭＡＫＥ动词短语的种类及频次在各学段的分布

种类 频次 例子（各学段只列出新增短语）

Ｐ　 ０　 ０

Ｊ　 ４　 ３６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ｍａｋｅ　ｕｐ　ｓｔｈ．，ｍａｋｅ　ｉｔ，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Ｓ　 ９　 ６６
ｍａｋｅ　ｏｕｔ　ｓｔｈ．，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ｍａｋｅ　ｆｕｎ　ｏｆ，（ｔｗｏ　ｐｅｏｐｌｅ）ｍａｋｅ　ｕｐ

ｓｔｈ．，ｍａｋｅ　ｏｎｅｓ　ｗａｙ
Ｕ　 ８　 ６６ （无新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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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显示随着学段提升，ＭＡＫＥ动词短语的种类数和呈现数量也相应增

长，这类短语不易从字面上看清其含义，又可称之为“语义透明度较低”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Ｓｃｈｍｉｔｔ　２０１２：３０３－３０４），故可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词汇语义的难度

提升。

３．５　ＭＡＫＥ的近义词拓展与衔接

考察目标词的近义词在各学段呈现相貌是借鉴Ｒｅａｄ（２００４）关于词汇知识

发展的三阶段理论８，其中第三阶段涉及在目标词与其语义相关的其他词（如近

义词）之间建立联系以形成语义网络。笔者运用网络在线检索工具 Ｗｏｒｄｎｅｔ

Ｓｅａｒｃｈ－３．１提取了 ＭＡＫＥ的所有近义词并聚焦其中两种主要语义，即在各学段

教材中搜索语义属“制做”类和“致使”类（参见３．２节）的２２个近义词，结果见表

４和表５。

　表４．“制做”类近义词在各学段的呈现相貌

学段 种类 频数 实例（仅列出各学段的新增例）

Ｐ　 ２　 ２３ ｄｏ，ｃｏｏｋ

Ｊ　 ８　 ２００ ｃａｕｓｅ，ｂｕｉｌｄ，ｃｒｅａｔｅ，ｆｉｘ，ｐｒｅｐ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　 １２　 ３３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ｄｒａｗ，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ｆｏｒｍ

Ｕ　 １３　 ４４８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表５．“致使”类近义词在各学段的呈现相貌

学段 种类 频次 表现形式（仅列出各学段的新增形式）

Ｐ　 ０　 ０

Ｊ　 ３　 ７ ｃａｕｓｅ　ｓｂ．ｔｏ　ｄｏ　ｓｔｈ．，ｇｅｔ　ｓｂ．ｄｏ　ｓｔｈ．，ｇｅｔ　ｓｔｈ．ｄｏｎｅ

Ｓ　 ６　 ３８ ｃａｕｓｅ　ｓｂ．ｓｏｍ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ｆｏｒｃｅ　ｓｂ．ｔｏ　ｄｏ　ｓｔｈ．，ｈａｖｅ　ｓｔｈ．ｄｏｎｅ

Ｕ　 ８　 ６１ ｈａｖｅ　ｓｂ．ｄｏ　ｓｔｈ．，ｎａｍｅ　ｓｂ．ｓｔｈ．

　　表４和表５显示，虽然从 Ｗｏｒｄｎｅｔ获取的２２个近义词没有全部在教材中

呈现，但随着学段的提升，第一类语义的近义词无论在种类和频次上都有倍数级

的递增趋势；第二类语义的近义词虽然数据稀薄却也不失同样的倾向。这批近

义词与基础词 ＭＡＫＥ形成一种语义网络并随着学段的提升而拓展。进一步调

查表４中多个学段共享的ＤＯ，ＣＯＯＫ，ＢＵＩＬＤ，ＣＲＥＡＴＥ，ＦＩＸ，ＰＲＥＰ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７个“制做”类近义词在Ｖ ＋ａ／ａｎ＋ Ｎ／ＮＰ中抽象词的比例，并且

与 ＭＡＫＥ做一比较，结果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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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ＭＡＫＥ和７个近义词在Ｖ＋ ＮＰ的抽象词比例变化

　　图７显示 ＭＡＫＥ与其７个近义词在同一结构模式中的搭配名词抽象语义

比例有同趋向的递升轨迹，既揭示了 ＭＡＫＥ语义网络拓展的语义范畴发展趋

势，也建立起基础词与其近义词的内在衔接。类似的衔接拓展还体现在 ＭＡＫＥ
的“致使”类近义词的语用意义趋同，如图８所示。

图８．ＭＡＫＥ的４个“致使”类近义词的教材实例

　　将图８与之前的图２和图５比较，可发现不论在哪一个学段，“致使”类近义

词的语用意义都与 ＭＡＫＥ的大致相同，但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例如ｇｅｔ和

ｈａｖｅ的贬义取向较弱而ｆｏｒｃｅ的最强。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共享模式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共享意义（ｓｈａｒ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Ｈｕｎｓｔ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００：３）视

角下教材的基础词与拓展词之间的链接。

４．讨论和结论

本文借助动态系统论的广义视角将目前较多关注二语习得的动态系统研究

延伸至外语教学的教材知识发展领域，结果表明该理论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复杂

系统论（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非线性的动态发展（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子系统及变体的互动

关联（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系统的反复循环发展（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等，既可为本研究

提供思路框架，也可为研究结果提供理性诠释。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系列教材

词汇知识可视为一个“历时性发展的、由多套变化且互动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
·５０９·

何安平　英语系列教材的词汇知识发展研究：动态系统论视角



统”（同上）。其复杂性表现为该系统既包括了词汇宽度知识这一子系统及其内

含的变量，如各学段词次和词型的增长幅度和复现率；又包括了词汇深度知识的

子系统，内含诸如目标词的语法结构复杂程度、其搭配词的多样性及语义抽象化

程度、其短语品种及其近义词拓展等涉及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的多种变量。本

文正是通过考察这些子系统及其多个变量在多个学段教材中的变化特征来揭示

教材知识呈现的动态发展轨迹，而不再仅仅是考量词汇数量增长这一单个因素。

笔者在对词汇深度知识子系统的变量设置时还整合运用了 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７８）

的“形式→意义→用法”三维词汇深度知识指标和Ｒｅａｄ（２００４：２１９）的“了解词义

→ 掌握用法→构建词义网络”二语词汇发展三段论，说明对教材词汇知识这一

复杂系统的构建有赖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相关理论的支撑。

其次，根据动态系统论关于“子系统变体的动态发展呈非线性且不可预测”

（Ｖｅｒｓｐｏ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９）的观点，本研究一方面展示了“一条龙”教材的词汇知

识整体上呈现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也

揭示了各个学段非均衡发展的特点。例如，多数指标显示从小学到初中都有明

显的飞跃；而且同一学段中的各个考察指标的变化程度也各有不同（如图１和图

７的非绝对平衡曲线所示）。这些都显现教材知识发展中一些非人为可控的因

素。因为词汇的呈现会受到教材话题内容、教学时段和学生认知程度等多种因

素的制约，因而教材词汇知识的系统呈现具有某种“希望达成但却不可预测”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ｂｕｔ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ｄｅ　Ｂ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１１６）的特性。

第三，本研究的结果还展示了教材词汇知识“系统的各种变体在动态发展中

互动关联”（Ｖｅｒｓｐｏ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９）。例如，在词汇的广度知识方面，总词量的

学段性增长带来了词型量的层级性提升（见表１）。在词汇深度知识方面则有更

多变量指标的互动与关联，如 ＭＡＫＥ语法结构的难度提升带来了语用知识的复

杂度提升（见图２至图５）；又如各学段 ＭＡＫＥ＋ ＮＰ的名词抽象化的比例递增

与其品种数的同步增长（见图６和表２）。可见“一个变体的变化会影响系统内

的其他变体”（ｄｅ　Ｂ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１１７）。

第四，动态系统论关于“系统发展是一个不断重现的过程，现阶段水平的发

展基于前一阶段的结果”（同上：１１６）的观点与现代教材编写的“循环拓展”理念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异曲同工。后者认为语言学习的过程呈螺旋式推进，同样语

言（形式）在不同语境的重现中带出新的意义或用法，从而将新旧知识衔接起来

以达到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理解（ｖａｎ　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２２６－２２８）。本研究通过

ＭＡＫＥ在“一条龙”教材的高频复现及其不断变换的呈现语境揭示了学段之间

已有知识的新增长点。其中既有其语法结构与语义范畴的复杂性提升（见图１、

图６和表３）；也有新旧知识之间的衔接，如基础词的近义词拓展及双方在语义
·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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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用上的关联（见表４、表５和图７、图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一条龙”

概念下教材词汇新旧知识的衔接与发展脉络，同时也表明循环式动态发展的理

念可与教材编写、教材分析和教材应用接轨。

最后应指出的是以上所有这些发展与衔接特点都可通过语料库语言学的理

念和方法转化成可观察可量化的事实。本研究在大样品教材语料提取词汇重现

的批量性语境实例基础上，借鉴词汇共选理论中有关词汇搭配、类联结、语义偏

好及语义韵等核心理念及其拓展意义单位构建的工作程序（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２００４），归

纳出上述词汇知识变化的各种变量的表征，并计算出它们在各学段教材中的类

型和数量分布，从而给教材编写者与使用者提供更为直观和清晰的参照。

注　释

１．检索自本文作者建立的华南师范大学历届“国培”、“省培”学员培训需求调查语料库（逾１０万词次）。

２．即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间出版的贯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新标准》英

语系列教材，前三个学段教材由陈琳、鲁子问等主编，大学段由文秋芳等主编。笔者汇集了该系列教材

的全部文字语料，故称“一条龙”英语教材语料库，四个学段分别用大写字母Ｐ、Ｊ、Ｓ和Ｕ标示。

３．之所以选择 ＭＡＫＥ作为目标词是因为它是英语最高频使用的１００个基本词之一（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ｙ　２００４：ｉ）；

同时也是在“一条龙”各学段教材中呈现频率最高的１００个单词之一。高频的复现率意味着有大量丰

富的语境可用于揭示其在不同学段教材中各类深度知识的呈现相貌。

４．表中的词汇量涵盖教材的所有英语文字，包括课文、练习指令语以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故词型（又

称类符）总量超过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各学段要掌握的词汇数量。词型复现率的计算是先将各学段教材

的词频表作词簇化（ｌｅｍｍａｔｉｚｅｄ）处理，然后计算某学段与其之前学段的重合词型数占该学段总词型数

的比例。表中大写的 ＭＡＫＥ是词簇化之后的词型，其总例数包含了 ｍａｋｅ，ｍａｋｉｎｇ，ｍａｋｅｓ，ｍａｄｅ四

个变体的呈现次数（又称型符）的总和。下同。

５．这六种典型结构分别为１）ｍａｋｅ｜＋ＮＰ，２）ＮＰ｜＋ｉｓ／ｗａｓ，ｅｔｃ．｜＋ｍａｄｅ｜＋ｏｆ／ｆｒｏｍ／ｏｕｔ　ｏｆ．．．，３）

ｍａｋｅ｜＋ＮＰ｜＋ＮＰ，４）ｍａｋｅ｜＋ＮＰ｜＋ａｄｊ．／ＮＰ，５）ｍａｋｅ｜＋ＮＰ｜＋ｂａｒ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６）ｉｓ／ｗａｓ，ｅｔｃ．｜＋

ｍａｄｅ｜＋ｔｏ－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每个结构之后都有其语义说明，前３种大致属“制做”类，后３种属“致使”类。详

见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ｙ（２００４：８２）。

６．结构中的斜杠表示“或者”，圆括号表示非必须出现的内容，全文同。

７．主要有：ｍａｋｅ　ｓｔｈ．ｏｕｔ（分辨出）、ｍａｋｅ（ｓｔｈ．）ｕｐ（编造）、ｍａｋｅ　ｕｐ（ｑｕａｎｔｉｔｙ）（形成……（量））、（ｔｗｏ　ｐｅｏ－

ｐｌｅ）ｍａｋｅ　ｕｐ　ｓｔｈ．（谈妥）、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纠偏、弥补）、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确认）、ｍａｋｅ　ｉｔ（及时到达或干成某

事）、ｍａｋｅ　ｄｏ（设法成事）、ｍ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ｗａｙ（艰难移向某处）、ｍａｋｅ　ｆｕｎ　ｏｆ（开玩笑）、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尽

力）。

８．三个阶段分别为：１）习得词义；２）习得词的音、义、型等综合知识；３）构建词汇知识网络（详见 Ｒｅａｄ

２００４：２１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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